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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豫剧《王熙凤》由饶骞执导，中国戏曲学院、郑州

市豫剧院联合出品，戏曲梅花奖得主，郑州市豫剧院一

级演员张艳萍主演。2019 年，该剧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研

究生跨系部联合创作剧目的孵化成果在中国戏曲学院大

剧场首次亮相；2020 年，郑州市豫剧院复排该剧并在河

南首次演出。

豫剧，原名河南梆子，简称豫梆 [1]，是中国传统地

方戏曲的重要艺术形式。豫剧题材广泛，既有反映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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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征战的“一国之戏”，也有表现爱情生活和人际关

系的“一家之戏”，以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 [2]。豫

剧《王熙凤》将视野缩小到“王熙凤”这个人物的一生，

共包括“宴刘、闻讯、赚尤、闹宁、凤恨、祸临、托

孤”七个场景。该剧凭借其独特的唱词、音乐、服饰和

舞蹈程式等艺术处理手法，建构了一个具有复杂多面身

份的女性形象。本文聚焦于戏曲《王熙凤》中的女主人

公，以语用身份建构和多模态理论为指导，对王熙凤所

建构的多重语用身份进行分析。以期扩宽语用身份相关

理论在中国传统戏剧话语研究中的广度和深度，帮助人

们更好地了解戏曲人物塑造身份的方法。

2　语用身份与多模态话语

身份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反映了人的意

识形态，社会角色和群体所属关系等 [3]。根据后现代建

构主义者，身份的形成并非是静态的，而是在交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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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顺应交际活动的发展产生的动态建构过程 [4]。在这

个动态建构过程中，交际者有意识地塑造的某种身份或

多重身份会产生语境效果，左右话语实践活动的进行。

这种在交际中形成的身份就是语用身份，是交际者“有

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提及的社会个体

或群体的他者身份”[4]。

随着科技的进步，多模态已逐步成为人类交际的普

遍现象。在语言学领域中，多模态作为交际者表达自我

的辅助方式，包括语言媒介特征与非语言媒介特征两类。

其中，前者多指文字等语言符号和音调等伴语言符号；

后者主要集中表现为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副语言符号
[5]。个人身份的建构受特定语境的影响，语用身份就是在

此状态下产生。语用身份建构相关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仅

局限于语言模态，更扩展到非语言模态，所以在分析人

物形象时，势必要将此类因素均考虑其中，即从多模态

话语的角度分析身份的动态建构过程。

3　“王熙凤”相关研究综述

作为名著《红楼梦》中的十二钗之一，王熙凤在其

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最鲜活、最精彩、留给读

者记忆最深刻的是凤姐”[6]。研究者多从《红楼梦》纸质

原著出发，对该人物的身份形象建构手法进行研究，此

类研究多侧重于语言层面。比如，在元语用视角观照下，

傅琼 [7] 对王熙凤进行人物话语的元话语分析，剖析了元

语用意识在塑造其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刘泽权 [8]、傅悦
[9] 分别以叙事学和话语对比分析为切入点，研究了人物

的多重复杂身份。另外，近年来，关于王熙凤，也衍生

出了不同的戏剧版本，专家学者们对该人物的研究多从

戏曲创作角度入手，石娜 [2]、张艳萍 [10] 对豫剧《王熙凤》

以及友燕玲 [11] 对于越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研

究也仅限于对经典文学形象重塑的创新性与独特性分析，

鲜少从语用学角度分析。

此次研究中，将豫剧《王熙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

有以下原因：其一，剧中王熙凤人物形象丰满，在不同

的语境中具有多重语用身份。该剧以凤姐完整的一生为

故事主线，以“王熙凤宴请刘姥姥”为开端，穿插“迎

娶尤二姐”“大闹宁国府”等故事，而以“王熙凤狱中托

孤”为结局，把她作为掌权者、妻子、母亲的人物形象，

刻画得精准传神。其二，戏剧中的人物身份建构除唱词

以外，同时采取各种艺术辅助手法丰富人物形象，具备

从多模态视角分析的条件。

4　《王熙凤》建构的身份类型与语用策略

《王熙凤》主要塑造了掌权者、妻子和母亲三种语用

身份。这些身份的建构策略主要体现在说话人对于话语

内容、言语行为的语言模态选择层面以及表情唱腔、程

式动作、服饰配乐等非语言模态选择层面。

4.1 恩威并济的掌权者

作为荣府“内政”的管理者，王熙凤在这个语境下

所选择的语用身份需要恩威并济。在王熙凤出场之前，

先以欢快的念白镇场，配着爽朗的笑声和激昂的唱腔，

展现了王熙凤威风凛凛的身份形象。第一幕《宴刘》中，

王熙凤有一段出场词：

“王熙凤端端正正，款款而行，袅袅婷婷，前呼后拥

进园来。老太太留下姥姥设宴款待，怎能够少了我，端

茶递水，摆筷布菜，乐她心怀的当家二奶奶。过门来这

几载承蒙厚爱，宁荣府迎来送往我安排。只见俺层层院

落连街摆，重重朱门扣不开。都说是祖宗留有万金担，

哪知我操心操的头发白。人都说当家理事不自在，我却

是大事小事信手来，细数这阖府上下几百口，谁能比我

脂粉英雄女裙钗。”

从“当家二奶奶”、“脂粉英雄女裙钗”这两个社交

指示语以及“宁荣府迎来送往我安排”、“大事小事信手

来”这些言语行为可以看出王熙凤的管家地位。另外，

老太太口中的“凤丫头掌家理事多贤良”则蕴含了王熙

凤作为府内当权者的身份。

作为掌权者，王熙凤恩威并继的身份形象从第三方

的唱词中侧面展现。刘姥姥赞颂王熙凤道：“姑奶奶人好

心善，听说老婆子我有难，给吃给喝还给银子，姑奶奶

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此处，用“活菩萨”这一比

喻，又辅以“人好心善”、“救苦救难”两个形容词加强

语气，间接展现出王熙凤建构的仁慈掌权者身份。而贾

珍的“王熙凤太逞能，宁荣二府霸道横行”、“财政大权

她掌管”并将其称为“凤辣子”。这一称呼语则是讽刺掌

权者威严霸道的形象。

封建大家庭中女当权者的身份也表现在王熙凤的肢

体动作、音乐和服饰等非语言模态中。首次出场的这一

幕中，她左手提裙角，右手执扇，侧身面向观众，将其

挺拔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第一场大幕在“白玉为堂金

做马”欢快的音乐声中拉开，节奏明快的旋律、明黄色

亮丽的服饰以及明快清亮的豫东调梆子唱腔充分表现出

王熙凤建构的张扬跋扈的上位者身份。

4.2 保卫婚姻的妻子

除了掌权管家以外，在面对丈夫纳妾这一语境下，

王熙凤建构了主动出击、守护婚姻的妻子身份。

“西厢房笑声扬交杯酒，不由人一阵阵心儿如揪，恨

贾琏无情义喜新厌旧，怎知我王熙凤满腹忧愁。我多想

举案齐眉为夫执帚我，也想话西窗赏月东楼，我还想慈

母严父一家三口，我更想倚郎怀无忧无虑，都说我心计

强明争暗斗，岂不知侯门内血染的春秋，二十岁已把七

情尽尝够，至如今一腔隐怨恨悠悠……我要忍，我难忍，

忍的终日意难平，忍得几时才到头；我好恨，我要狠，

强咬牙关搌泪眼，强压怒火细细谋。非是我设计下毒手，

此恨不消怎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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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话语中用重复、排比的修辞展现了王熙凤作

为妻子面对婚姻不幸时的无奈与抗争。在言语行为的选

择上，王熙凤用四个“想”表达了自己对幸福婚姻的向

往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而下文的“我要忍，我难

忍”、“我好恨，我要狠”句子结构起到暗示作用，在为

下文设计“赚尤”埋下伏笔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位忍辱

负重，不择手段守护爱情的强势妻子身份。

此外，音乐灯光、台步变化对王熙凤妻子身份的建

构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闻讯》一场中，王熙凤得知贾

琏偷娶尤二姐后，在想到尤二姐产子以后对自己的威胁

时，运用了朦胧的冷光和诡异的音乐。“步”是步伐，广

义来讲是行动和动作 [10]。戏曲舞台中的“步”用来表现

真实生活的各种行动，并达到外显情绪的效果。在《闹

宁》这场戏中，在鼓点的配合下，王熙凤突然惊醒，此

时她突然站起快步前移至舞台前方，手指向前方，紧接

着手快速收回，恢复冷静。惊慌之后，果断转身双手后

背，慢步前移，逐渐加速转为碎步小八字形，最后站定
[10]。这一系列副语言符号将王熙凤从知道丈夫出轨的慌

张，到冷静思虑计策，到最后自信敲定主意的变化外显

给观众，建构了一个勇敢保卫婚姻的身份。

4.3 舐犊情深的母亲

王熙凤在戏中还建构了一个舐犊情深的母亲形象，

这一身份主要存在于痛失爱子和祸至托孤两个语境下。

“问苍天，为何夺去我腹中娇娃？儿啊儿啊，你可知

万千世界难描画，你可知夜有繁星辰有霞，你可知娘请

过多少麒麟画，你可知娘拜过多少送子菩萨，你可知你

的娘日夜把你盼，盼我儿早日叫声妈。”“只要巧姐身得

救，此生再无未了情；只要巧姐身得救，愿将此身祭苍

穹；只要巧姐身得救，抛尸荒野目也明；只要巧姐身得

救，千刀万剐我担承；只要巧姐身得救，到来生我就是

当牛做马结草衔环，要报答姥姥你的大恩情。”

此处两段句式均以工整的排比为主。上段四个“你

可知”采取反问的手法表现了母亲失子的伤心。“反问

句”这一名称概念是基于言者立场提出来的 [12]，是言

者无疑而问的表达形式：明知如此故意发问，具有增强

语言表达力度的作用。下段五个“只要”条件句增强语

气，强调了王熙凤作为母亲对女儿的爱护。条件是某种

程度上的可能性。“可能性”可从两个向度来考察：知识

的，从认识上认为具有可能性；情意上的，指从情感意

愿上承认的这种可能性 [13]。因而“条件”也就可以区分

为：从知识延伸出来的“条件”和从情感意愿延伸出来

的“条件”。这里，王熙凤话语中的“条件”主要从情感

出发，表达了只要女儿得救，便能做出一切牺牲的决心，

道处了王熙凤身为母亲的心声。

此段以豫西腔调为主。豫西调基于“豫西方言音调，

真声行唱，音宽腔低，韵味醇厚，常含悲腔，旋律线多

下行走式”[14]。这一段采用豫西调婉转深沉、悲壮厚重

的唱腔展现出王熙凤的悲痛。同时，托孤过程中的白色

服饰以及水袖表演组合，表现了她作为母亲的担忧。

5　结语

豫剧《王熙凤》建构了掌权者、妻子以及母亲三种

语用身份，传递了不同的人际态度，建立了不同的人际

关系，顺应了不同的人际情感，也顺应了不同人群对于

王熙凤身份的认知，达到了或亲近或疏远的人际关系管

理的目的，取得了不同的人际修辞效果。戏剧话语中主

人公身份建构的方式具有特殊性，除唱词，唱腔语言

模态以外，主人公在台上的步伐，服装变换，以及配

乐鼓点转换等非语言模态修辞对于其身份建构也具有

补充即强化作用。本文结合语用身份理论和多模态话

语理论，分析了王熙凤在复杂局面中解决问题时的身

份建构特点。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尝试能够有助

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欣赏戏剧话语中王熙凤复杂立体的

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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